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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史话

清华大学古月堂是清华园内的清代建筑，与工

字厅一巷相隔，因其正堂挂有“古月堂”匾而得名。

与始建于1802年的工字厅不同，古月堂建于1822年，

2022 年是古月堂建堂 200 周年。

“堂”者，正房，高大的房子。古月堂之所以

叫“堂”，是有原因的。1909 年的《内务府官房租

库报清华园房间册》描述，古月堂为“八檩西花厅

五间”，而所有清华园内的建筑中，只有工字殿后

殿为八檩硬山卷棚，可见古月堂在清华园建筑群中，

不论是规格还是建筑高度都是很高的。

清华园的历史可追溯到清代御园熙春园。熙春

园始建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 年），初为康熙第三

子胤祉的花园，雍正八年（1730 年）被收没内务

府并赐予康熙二十一子允禧，但允禧的入住年份、

居住时长及是否转赐他人并没有明确记载。乾隆

三十二年后，此园成为乾隆皇帝的御园，园林面积

从约 180 亩扩大至约 800 亩，将原熙春园东、北方

向的田地纳入园中，向东扩至万泉河，向北延至与

长春园毗邻，由一过街楼相连。此后，乾隆在新纳

园址中修建观畴楼（现已不存），嘉庆即位后，扩

大了观畴楼西侧的池塘（现在的“水木清华”池塘），

在池塘南侧修建省耕别墅，便是现在的清华园工字

厅。从此熙春园内有东、西两组独立的园林建筑群，

是后来的清华园和近春园内的建筑主体。嘉庆将原

熙春园与新熙春园相通的砖门封闭、将原熙春园更

名为近春园并赐出；扩建的新熙春园留有熙春园之

名，是嘉庆御园，内有省耕别墅、观畴楼诸建筑及

周边田地。道光初年，新熙春园北部的田地被一分

为二，西部田地与原近春园合并，东部田地仍归熙

春园。道光二年（1822 年），熙春园被赐予惇亲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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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恺（嘉庆帝第三子），更名为涵德园；扩建后的

近春园被赐予瑞亲王绵忻（嘉庆帝第四子）。

道光八年（1828 年），绵忻去世，近春园被内

务府收回。道光十六年（1836 年）时，绵忻的独子

奕誌年满 9 周岁，去圆明园书房读书，因此近春园

又被赐予奕誌居住，直至道光三十年（1850 年）奕

誌去世。

道光十八年（1838 年），绵恺因获罪被降爵，

熙春园被内务府收回，绵恺也于当年十二月离世。

道光二十六年（1846 年），道光帝第五子奕誴（世

人称其为小五爷）被过继给绵恺做嗣子，熙春园被

赐予奕誴居住。咸丰初年，咸丰帝题匾“清华园”，

从此熙春园更名为清华园，俗称“小五爷园”。

古月堂的建成时间

关于古月堂的建筑年代，目前的资料均介绍为

“道光二年前后”，这是一个估算出来的时间，因

为道光二年是熙春园被赐予惇亲王绵恺的时间，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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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施工时间以及施工档案却并未见明确记载。

道光初年的这次分园的工程十分复杂，从内务府

的档案来看，熙春园和近春园的粘修、添盖工程是同

时进行的，期间曾向内务府领银三次之多，分别为道

光元年十二月、道光二年二月和道光二年闰三月。从

样式雷图档的存留情况看则更加复杂，有图纸快速迭

代、工程分次添建的特点，并出现几种修改方案用于

比选的情况。国图样式雷图档《熙春园 [地盘样 ]准底》

（图号 111-0037）是几经修改后的最终添建方案，其

中红色线条所绘即为添建建筑。在道光元年的支银档

案中，列举了将要进行的工程项目，其中并未包括新

建熙春园二宫门以及修建书房。联系到上述在内务府

分次领银的情况，建筑学院的鄢然同学在其论文（鄢

然，清代熙春园空间格局复原设计研究，清华大学本

科毕业设计论文，2021）中猜测，绵恺入住前的添盖

工程是分阶段完成的，新宫门和书房（即现在的古月

堂）等续添盖的工程可能紧接于初次添建工程（新建

车马房、饭房、值房等）之后发生，时间是道光二年

的二月、闰三月（即 1822 年 2 月底～4 月下旬）续领

银前后。

因此，古月堂和现在悬有咸丰题字“清华园”匾

的清华园二宫门，均建于道光二年，即 1822 年。2022

年是这两处建筑建成 200 周年。

古月堂初建即为园主人书房，证据是样式雷图档

《熙春园 [ 地盘画样 ]》（图号 117-0054）。此图中，

道光元年 12 月领银档案中所述及的新添工程已经修建

完毕，用黑色图画表示，红色的部分则是为绵恺入住

工程的第二阶段的施工内容。在此图中，古月堂处贴

有红签，上书“拟添盖书房”，说明当时第一阶段完

工后，设计者认为房间数量尚有不足，需再添盖书房，

因此重新规划修建了古月堂等房屋。

“古月堂”第一次出现在文献中，是在宣统元年

九月（1909）清政府内务府与外务部交接清华园时留

下的《内务府官房租库报清华园房间册》，记录西跨

院有“古月堂匾一块”。作为书房的古月堂，在小五

样式雷图档《熙春园 [地盘样 ]准底》（图号111-0037）

样式雷图档《熙春园 [地盘画样 ]》局部（图号117-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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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惇亲王奕誴在咸丰二年出版的诗集《藏修斋诗稿》

中未见其名，说明古月堂匾可能是在奕誴住清华园

后期所做。古月堂院门的垂花门也是在小五爷奕誴

居住以后添盖的。

谁记录了200 年前的古月堂 ?

200 年前的清华园，是第一代和硕惇亲王绵恺

的赐园，叫“涵德园”，位于康熙朝旧熙春园的东

侧，在乾隆扩建熙春园时成为熙春园的一部分。当

时园内的老建筑有两座：乾隆帝兴建的观畴楼和嘉

庆帝增建的省耕别墅。在道光初年将其赐予绵恺前，

进行了添盖、翻修的工程，修建了新的二宫门和一

个自成一体的四合院作为书房，就是后世的古月堂，

当时人称之为涵德园“书房”。

绵恺全名爱新觉罗·绵恺（1795～1839 年），

嘉庆帝第三子，乾隆六十年生，母为孝和睿皇后。

道光（嘉庆帝第二子）即位后，惇郡王绵恺进亲王。

道光十八年 5 月，民妇穆陈氏前往督察院控告惇

亲王绵恺囚禁其夫穆齐贤，引出一桩轰动朝野的大

案——惇亲王绵恺府第、寓园囚禁多人案。文献中

提及的“寓园”便是涵德园。案发后，绵恺被降为

郡王、退出内廷行走、收回被赐予的涵德园，并于

当年十二月一命呜呼。

绵恺在道光二年（1822）至道光十八（1838）

这 17 年间为涵德园的主人，由于绵恺未有诗集流

传，其日常生活和涵德园内的景色未有直接描述和

记载。但具有戏剧性的是，正是绵恺的仇人穆齐贤，

比较详细记载了道光八年（1828）时涵德园内诸人

的生活并流传至今，使后人得以知晓 200 年前惇亲

王绵恺的生活点滴。

穆齐贤，汉族，祖籍山东蓬莱，生于北京，少

时家境尚可，14 岁后因父兄皆丧家境渐渐艰难，喜

好诗歌、书法、篆刻，精通满文翻译，遂于道光二

年绵恺分府时入值惇亲王府谋生。穆齐贤于道光三

年入值涵德园档房、道光七年入值涵德园书房、道

光九年再次入值王府，随后借口身体不好不再前往。

曾任王府六品管领，道光十五年降为八品银匠首领。

道光十七年，37岁的穆齐贤被绵恺囚禁在王府多日，

趁机逃出后潜至山东登州躲避，次年五月，被胁迫

回京至绵恺府中继续囚禁，随后便发生了穆齐贤妻

子穆陈氏状告绵恺之事。

可以说，穆齐贤和妻子穆陈氏是导致惇亲王绵

恺死亡的导火索。但也就是这位汉人穆齐贤用满文

书写的日记《闲窗梦录》，被后世学者发现于日本

大阪大学附属图书馆箕面分馆，并翻译成中文，才

让世人得以将绵恺作为园主人时期的涵德园内的生

活窥知一二。

200 年前的古月堂是 亲王的私人学堂

作为园主人的外书房，古月堂在 1822 年至 1838

年期间其实是作为惇亲王府属人的学堂在使用。

古月堂初建时，是一处传统结构的四合院，正

堂 5 间，东西各有厢房 3 间，环以院墙，南北两侧

院墙均开有屏门，南屏门内立一座八角亭正对屏门。

绵恺居住期间拆去了八角亭，在院内打了一眼水井。

1909 年内务府与外务部交接清华园时，房屋格局维

持原样，井不见。

穆齐贤在涵德园内任职和居住之处正是后来的

古月堂。穆齐贤在涵德园的差使并不繁重，职责主

要是在书房（古月堂）教两位小太监陈永泰、魏双

成认字，教习的课本是《中庸》这一类书籍。绵恺

有时会专门询问两人读书的进度。除了这两名小太

监，穆齐贤还曾经负责另外一些人的教学，担任类

似学监的工作。这些人包括德隆、明通、时胜保等

11 人，这些人是绵恺王府属人，是绵恺重点培养、

日后可在王府担任职务者。绵恺对他们的管理相当

严格，这些人虽然家住北京，但绵恺将他们遣来涵

德园学习，居住和学习均在古月堂内，不能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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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全封闭管理。

道光八年 3 月 26 日，德隆等 10 名学生来涵德

园。此前绵恺特传口令，命这些人住书房正房，并

命人提前准备香纸等物，以烧香祭祀殿神。果然 26

日这天，德隆等人祭殿神后才入住书房正房。这些

人的教学另有教习负责，穆齐贤则负责这些人的日

常管理，包括生活和学业。

穆齐贤在道光八年时，本来住在古月堂西厢房，

但他对西厢房甚为不满，曾两次搬出，一次是在三

月，晚上因为跳蚤太多，暂时搬到档房就寝；另一

次是在七月，因西厢房太过潮湿，搬到书房的正房

居住。

近 200 年前的古月堂，是一处学堂兼宿舍。

建校后的古月堂

现在的清华大学以理工科冠绝诸校，但在早期

的清华大学，以四大国学导师为首的清华国学研

究院曾经名噪一时，而清华国学研究院与古月堂，

有着很深的渊源。

从 1909 年的清华学堂校园规划图来看，与清

代古月堂相比，古月堂北侧的院墙被拆除，新院

墙与古月堂北墙平齐。正殿和厢房保存基本完好，

正殿居中的三间保留了前廊，最东边和最西边的 1

房间的前廊均被改成砖墙，不但加大了进深，而且

改建后这两间房均增加有独立出入的门，不必再从

正门穿过才能进入。两座厢房的南北两侧均添盖房

屋，添盖后的厢房与正房的规格相同，也是共5间，

中间三间有前廊，两侧的两间无前廊，比原有房屋

进深更大，且有独立的出入口，这种建法应该是基

于将此处辟为宿舍的考虑。此时古月堂内当有房屋

15 间。

根据 1920 年杨廷宝先生绘制的《清华学校全

图》判断，在 1909～1920 年间，古月堂正堂的西

侧新建了一排略窄于古月堂正房的顺山房，但此房

清华学堂（1909）校园规划图

并不在古月堂院中，与古月堂院落有一墙之隔。

用作国文单身教师宿舍

建校后，古月堂作为国文单身教师宿舍，每人

分配一间。作为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校建校初期

并不重视国文教育，从国文教师和英文教师的住宿

待遇的差别可窥见一二，引起当时诸多学子如梁实

秋、潘光旦等人的不满，甚至周诒春校长被弹劾

的罪状之一就是“有意偏废国文”。学生们眼中

的古月堂，是个狭窄的四合院，房间小，光线差。

而住在古月堂里的国文先生们呢？当时教授国文、

中国历史、中国地理等极少数非汉语教学不可的课

程教师，几乎全都是老先生，且多半来自长江以南，

大多是科举出身，少数几个是举人、进士，甚至有

榜眼。在很多学生们的眼中，老先生们虽然上课认

真、修改作业勤快，但教学方法陈旧，甚至有的老

先生口音很重，不易听懂。然而国文先生的衣着破



66

清华史话

敝和浓重口音，虽得到部分同学的青眼，但也有另

一部分同学认为他们学识渊博，不愧名师。

1922 年曹云祥代理清华学校校长后，国学教

育得到重视。同年，清华组织“国学课程委员会”

并讨论国学改良问题，将国文部改为国学部，并且

将中英文成绩并重，逐渐增加课业中的国学内容。

1925 年，清华大学筹办研究院，先办国学一科，聘

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诸先生，史称清

华国学“四大导师”。

虽然很多同学为单身来校的国文先生们住在古

月堂而愤愤不平，但古月堂却也因此熠熠生辉。

王国维、梁启超、朱自清等都曾在古月堂居住，

王国维于 1925 年 4 月 17 日到校就任，开始就是住

在古月堂，不久后迁往照澜园居住；1925 年 8 月，

朱自清先生赴北平清华大学任国文系教授，住古月

堂，1927 年因家眷来京搬出。正因为如此，很多对

中国古典文学、史学感兴趣的同学经常前往古月堂

拜谒，如吴宓、朱湘等人，均是古月堂的常客。曾

任兰州大学中文系主任的冯国瑞先生有诗怀念清华

园《古月堂感赋呈陈吴两先生》云：“清华水木城

西冠，弦诵燕京对海甸。旧筑惟余古月堂，池馆照

来犹昔艳。”

清华大学第一个女生宿舍

1928 年 8 月 17 日，南京国民政府议决清华学

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任命罗家伦为校长。当

时清华内虽很早之前就有招收女生的呼声，但一直

未予实施，直至罗家伦到任后，在 1928 年 10 月第

二次招生考试时招收女生。

在就职演说中，罗家伦说：“我想不出理由，

清华的师资设备，不能嘉惠于女生。我更不愿意看

见清华的大门，劈面对女生关了！”在罗家伦的主

持下，清华大学初招女生，实现了男女同校，在全

国各大学中开了一个先例。当时的古月堂暂时被辟

为女生宿舍。

清华大学初招女生，罗家伦校长功不可没，但

当时的清华师生也是喜闻乐见甚至是推波助澜的。

据说在罗家伦赴北平到任前，便有学生会推选代表

前往南京与罗家伦交谈，面陈《改进意见书》，其

中一条便是“即年起招收女生”。而当时清华的诸

多的教师如梁启超、汪健君等先生也力主清华大学

招收女生，梁启超先生曾说如果清华不招收女生便

是“倒行逆施”，汪健君先生则在第一批女生新生

们入住古月堂后作诗曰：“古月堂前几变更，昔年

1914年中文部教师在古月堂门前合影

日军占领期间的清华大学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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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济聚群英。一从女禁开黉舍，两度繁花共月明。”

1932 年，清华修建新女生宿舍，宿舍建成后，

女生迁出古月堂，入新女生宿舍居住，这处 1932 年

始建的新女生宿舍在 1935 年改名为“静斋”。

古月堂西餐厅

古月堂还曾被辟为西餐馆。具体开设的时间不

可考，但周汝昌曾在 1934 年春便曾来此会友聚餐，

可见此西餐厅开设时间当为女生搬出后至 1934 年春

之间。此馆名为“古月”。

吴宓教授是那里的常客，何炳棣和吴宗济等几

位学生都曾在此被他请客吃西餐。他两度请当时还

是学生的何炳棣吃饭，第二次主菜共有一大盘 12 薄

片烤牛肉，吴宓吃了不足两片，其余都被何炳棣吃

光。为此，事后何炳棣在田径场慢步至少半小时才

返回房间。而吴宗济因为曾上吴宓先生的课，喜欢

摄影的他还为吴宓的书配照片插图，完成后吴宓便

请他到古月堂吃了一顿西餐表示感谢。

复校后的古月堂

1937～1945 年日军占领期间，古月堂曾作为日

军“物品领发所”。

清华大学回北平复校前，曾于 1946 年议决古月

堂、工字厅、怡春院等处仍照旧定位为

单身人员宿舍。但真正复校后，发现女

同学增多，宿舍不敷分配，于是在 1947

年 10 月将古月堂全部作为女生宿舍。彼

时清华大学学生宿舍新、平、善、明四

斋住男生，女生住静斋和古月堂，其中

静斋住 200 人，古月堂住 40 人。

1963 年，古月堂西跨院的西房因年

久失修成为危房，拟进行改建，但真正

改建是在 1973 年。

1973 年的古月堂，正院的垂花门左

手边最南侧的一间屋子是托儿所，西跨院北侧正房

的西边跟 1920 年相比，多了一栋顺山房给房管组使

用。改建前的西跨院西房是铁皮顶的两房，是一处

厕所，因局部有坍塌，所以将其拆除改建。改建后

的房屋呈 L 型，位于西跨院的西侧和南侧，建筑面

积近 200 平米，使古月堂的西跨院从此成为一处封

闭的院落。古月堂的这种格局一直维持至今。

清华大学总务长办公室所在地

清华大学设立总务处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37

年。1937 年 8 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

在湖南长沙合组临时大学，10 月，临时大学筹委会

常委会设秘书处、总务处和教务处三处，负责人称

“主任”。1938 年 1 月，临时大学常委会决议迁往

昆明，设立三处：总务处、教务处、建设处，三处

的负责人分别被称为总务长、教务长和建设长，第

一任总务长为周炳琳（1892～1963）。

1951 年 10 月，复校后的清华大学秘书处改称总

务处，原秘书长及副秘书长改称总务长及副总务长。

现如今，古月堂是总务长办公室暨后勤管理处

所在地。总务长办公室暨后勤管理处是清华后勤的

综合办事和服务机构，是后勤联系各方、沟通内外

的桥梁合和枢纽，主要承担后勤政策研究、组织协

调、规划管理、监控检查、接待联络等工作。




